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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想把这叫做“Z/ACC初学者指南”，但我只是不想这么
做，我们有足够的“指南”，最终永远不会有任何形式的ACC
主义的明确指南，这就是野兽的本性。然而，Z/ACC似乎已经起
飞，我看到人们越来越多地顺便提到它。他们常常把它等同于某
种形式的悲观、虚无主义或反自然主义(都是不正确的解读)，而另
一些时候则等同于崩溃和社会衰败(部分是正确的)，我也曾见过
几次被理解为“Domer/ACC”，尽管我能看到你如何得出这个结
论，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。不正确的“读数”当然是不正确的，
因为它们是朗读某种类型的人。只有一种人的虚无主义，宇宙的
规律不受任何抽象的人文主义“意义”的约束。
让我试着弄清楚一些关于ACC和零/ACC的东西。第一，

ACC，它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理解，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，任何试
图破坏它、将它转变为其他东西、改变它、摧毁它、解构它或改
变它的企图都会被重新纳入它自己的机制，使它永远不可能离
开它。我认为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的是“加速进程”这句话，它
似乎想扩展为“[我们应该]加速进程”。这句话让人觉得我们可
以做些什么来加速进程，或者进一步加速进程。现在，我关注的
是米歇尔·塞雷斯（Michel Serres）最恰当地描述的一种代理形
式，在这种形式中，我们可以将行动的全部可能性想象为一个有
流动、潮汐、变化、风和拉力的大海，代理⸺舵手⸺仅限于
他可以根据潮汐变化的方式做出的决定和选择。如果舵手逆流航
行，他肯定会毁了他的船和航程。有伟大的舵手，他们可以找到
更繁荣的航行方式，也有糟糕的舵手，他们对海洋一无所知。在
加速论中，我们理解这片海洋是资本主义的回路，因此，你选择
的任何方向都是资本从中学习的东西。
那么，零/ACC从何而来呢？嗯，当我们谈论加速资本主义的时

候，我们几乎总是从一个相对乐观的角度这样做。假设你想加速
资本主义以解放人类(L/ACC)，这是一个乐观的前景。假设你认
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应该被无条件地加速，那是乐观的，因为你的
前景正在发生。允许这种观点会发生的。比如说，你想加速资本
主义以实现奇点（R/Acc），这也是乐观的，因为最近在GPT‑3中
发现的库兹维利亚[2]幻想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对于加速主义的
每一次迭代，无论是L、R、U、G等，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能够
乐观地促进他们加速偏见的东西。加速论的每一次迭代都与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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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，但它忽略了熵，它促进了某种形式的永恒延续或永恒的能量
源，无论多么抽象
首先，让我详述一下“零”是什么，非常粗略地说。当我们想

到数字时，我们会按一个序列来考虑它们，从小到大，或者抽
象地说，从亏损到利润，例如：‑3，‑2，‑1，0，+1，+2，+3，等
等。该序列依赖于某个数字，或非数字，或函数式字形来解释，
该字形为“0”或“零”。每当我想到零，我就会有点恶心，我
会给你一分钟时间来思考零，试着想想它到底是什么？即使在
概念上是人类无法把握的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，因为它是一个
临时的虚拟功能。我尽量让这件事简单一点。如果一个系统想要
增长、扩展或加速，它需要了解什么？它是增长、扩大或加速。
这意味着它需要一个光谱，使它能够了解它是否正在增长、扩大
或加速。对资本主义来说，这个谱是数的谱，数的谱，数的顺序
谱。数字越大意味着增长/利润，越低的数字意味着损失/负增长/
衰退(粗略地说)，从这个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地理解，在现实中采取
的某些行动是否导致它成长或衰退，它强调支持那些帮助它成长
的人，并窒息、疏远和剥夺那些不属于它的人。那么，零点在哪
里适合呢？零是资本主义理解某物是否起作用、是否采取行动和
改变现实行动从而重新开始增长的一点。当我们想到L/ACC的时
候，我们想到的是一个群体，它看到资本主义的增长从一个特定
的环境(人类解放的技术进步)的一个方向(增长)开始，当我们想到
R/ACC时，增长也朝一个方向(奇点)前进，可以说U/ACC也是这
样，其中增长本身变得抽象，每一次积极和消极的循环都被归入
增长，作为资本主义唯一的运动形式。每一次迭代都与Zero有一
个棘手和无知的关系，一个严格的二进制，避免‘车祸’。
你问的“车祸”是什么？用保罗·维里里奥的话来说，当你发明

汽车时，你就发明了汽车碰撞。或者用非常抽象的术语说，零是
一次到处都是。当有了增长，就有了同时的损失，当有了损失，
就有了同时的增长。这似乎很奇怪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
代性希望每个人都能以二元的方式思考。很难确定反作用发生在
哪里，因为它通常并不是在相同的背景下发生的。然而，我认为
新冠肺炎事件让我们暂时摆脱了二元思维方式，至少在原因、效
果和无障碍进步的观念方面是如此。首先，我们有一种能量的增
长(新冠肺炎)，由于它的本质，它从其他生物身上去除了一定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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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加上大量其他毫无意义的材料垃圾，这些年将到来，我们
会渴望这样的选择，但却无法拥有它们。多年来，穷人们并
不认为自己是暂时的百万富翁(就像斯坦贝克预言的那样)，
而是把自己视为永远尴尬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主义者。老一
辈人可以忘记幸福，零跳进，随着资源枯竭，胡说八道的工
作被摧毁，各种储蓄和价值投资变得毫无价值，多代人最终
将不得不找到有用的工作。就像格里尔说的那样，在这个时
候，许多老年人会掏出饭碗，把他们所有的超级便宜的大药
方都扔掉，最后一次爆发，沉浸在怀旧的回忆中，在这样一
个时代，他们可以买到毫无意义的东西，而不必思考或做任
何有价值的事情。

许多人会称我为毁灭者或恐惧制造者，我想你可以很容易地看
到我，如果你仍然坚持这个古老的观念(宗教/信仰)正在进行中，
那种认为事情可以永远朝一个方向发展的想法是相当愚蠢的。与
一个人所处的环境相比，未来产生的许多东西都是美好的或美好
的。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工资
奴隶，那么，你可以这样做的想法，从舒适的你的家是真的很棒
的！如果你接受了自己的命运，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一间荧光灯
亮着的办公室里，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吃糟糕的加工食品，为
了钱做毫无意义的工作，为了钱，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从一开始
就投入到西方梦中去，那么你猜怎么着，未来对你来说可能是很
好的。如果你喜欢愚蠢的、毫无意义的技术，让你逃避一切都是
多么糟糕的事情，那么你也可以享受未来所能提供的一切。最后
我会引用约翰·迈克尔·格里尔的话‑
“当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时，我们没有义务耐心地等待它。“
我个人想补充的是，“未来”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概念，无论

是经济、政治还是神秘，都有其他的力量在起作用，因此未来是
各种隐藏和通道的可爱组合。所以，事实上，零不需要等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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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能量，这反过来又会在国家内部造成某些影响，因为他们不希
望在他们的特定经济的生产和增长中进一步的能源损失，这些决
定反过来又会产生诸如独处、在家工作、社会化减少、不信任增
加等影响。这些结果反过来又使许多人对西方梦幻灭。因此，一
种生物病毒的自发引入/生长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涟漪，最终在不
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糟糕。我开玩笑
说，关键是，“车祸”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、文化、政治和身
体因素而发明的，是无法预测的。例如，当亚历山大·格雷厄姆·
贝尔发明电话时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预见到他也会发明“幻象振
动综合症”，即一个人的口袋似乎没有振动。实际刺激就是这么
做的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把Zero看作是处理每一次车祸的
函数。但是，这些过程也表明，不存在这样的东西，即增长/损失
的二元尺度，因为一种东西在增长，另一种东西会失去，但是当
那些次要的东西失去时，这就为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增长打开了大
门。所以说，当你发明汽车时，你就发明了蝴蝶翅膀的扇形。
那么，这与Z/ACC有什么关系呢？嗯，一切。Z/ACC不忽略

零。它不相信任何一个方向。在我看来，无条件是永恒的另一个
词，任何其他形式的加速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进步，无论是马
克思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反动主义还是技术主义。任何进步的概念
都是乐观的，即使结果不是期望的，进步本身也是乐观的，因为
它忽略了车祸。所以，当我写作和谈论Z/ACC时，我并不是专门
谈论崩溃或加速，我说的是不可避免的发明，这些发明在乌托邦
式乐观主义的一边，作为一根刺从创新中绽放出来，零是永恒的
刺。没有络合的生长是不可能的，随着络合的到来，零进入内部
的通道就更深了。当人们把Z/ACC作为纯崩溃或纯加速的代名词
时，我觉得很烦人，因为他们又一次回避了零。如果事物开始衰
败和失去现实，其他的东西就会在它们的位置上成长.这些东西可
能是好的，可能是坏的，谁知道呢。例如，当房地产市场在明年
三月崩溃(2021年–是的，没错)，许多人将失去很多钱和假价值。
这就是你的损失。然而，许多年轻人最终将能够负担得起住房，
并将有一个成熟和个人主义的成长。由于有崩溃，有一个增长的
开放，但这两个过程骑在一个更长的，总体零，居住在有限的性
质的地球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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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Z/ACC是什么？是的，资本主义是加速。它仍在继续其增长
轨迹。但,这种增长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对零免疫，对车祸免
疫，对熵免疫，对无知免疫，对⋯免疫。限制！然而，就加速主
义而言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我们的埃登斯将永远有
黑暗的小巷，错误和不可预见的领域的不完美。随着伟大的人工
智能的出现，所有的工作都开始自动化，许多年来，自动化的程
度还不够高。大家拥有UBI，但也有太多的自动化，使每个人都有
一些工作，留下无数的家庭和个人陷入历史的中间。随着电动汽
车成为常态，我们开始向难以捉摸的“零碳足迹”(不可能)的方向
发展，但当你发明电动汽车时，你就发明了电动汽车事故，包括
大规模的电力充电站、进一步的汽车法规、越来越多地使用用于
发电的化石燃料、越来越多的大型太阳能农场破坏了林地；零公
司一直在等着它的机会把伊甸园弄脏。
Fisher态“对未来的缓慢取消伴随着预期的通缩。“我不同意

这一点，是的，未来感觉就像是被取消了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
们对未来的概念依赖于历史上关于未来应该是什么的观念。”然
而，我不认为我们的期望值会像从来没有被夸大的那样破灭，
我知道年轻一代中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未来寄予厚望–如果说有什
么期望的话，因为从第一天起，他们就已经开始对未来寄予厚
望了。从他们那里变了为了他们。那么零号在未来的位置是什么
呢？有被给予了？这是自然恶化的东西，已经是平庸和给予。让
我们以虚拟现实为例。虚拟现实的概念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
间，它并不是什么新事物，它在未来的地位是相当动荡的。但
是，没有在虚拟现实中冒险进入个人的乌托邦，资本主义生产的
哪个小门户为我们找到了零？是的，虚拟现实货架堆叠，卡车驾
驶和喷气驾驶。你现在可以过你的零售工资‑奴隶的梦想，从舒适
的自己的家！我将给出一些详尽的预测，试图向您展示Z/ACC未
来的含义：

1. 新冠肺炎的距离和口罩政策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过，人们自然
开始在超市里彼此疏远，自动结账的数量增加了。假定那个
人会自己扫描，同时被保存在一个小的Perspex胚芽间，以
保护他们自己。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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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尽可能地关注距离和原子化的立场。人们不再谈论公共
交通，不再漫无目的地徘徊，也不再绕道而行。

2. 自我提升的文化分裂成越来越紧密的集团，锁定在当代超竞
争(丹比尔兹亚)文化，试图游戏的所有领域的存在。人们在
工作场所的比赛中竞争谁能在工作中占据最多的时间，许多
人在工作中睡觉，在办公桌前吃饭，周末才回家，这一切都
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社会市场价值。他们是社会中有生产力的
一员。零通过一个非常抽象的入口进入这里，它将潜意识中
的观念内化，即一个人应该总是以某种方式产生生产力，一
个人再也不能“什么也不做”了，因为这现在被看作是一种
浪费。这种态度会导致罪恶感增加和精神健康恶化，导致对
药物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加。很好地适应了一个病得很重的
社会(Krishnamurti)。

3. 房地产市场仍在走下坡路。各种政府补贴贷款、信用违约互
换(CDS)和带有高风险APR细节的官僚主义赠款意味着，新
房主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和所做的事情上，都受制于市场，前
几代房主加紧了对市场的掌握。零步(而且已经介入)和改变
什么是一个家的概念，许多人变得自满和接受的想法，住在
一个小房子，商队，甚至一辆面包车。同样，这也增加了对
社会游牧主义的文化接受，人们越来越脱离任何直接的地方
文化，而只是在任何最新和最创新的生产形式的任何地方漫
游。

4. (目前)智能手机作为我们的主要信息来源的使用日益增多，
我们的注意力不断膨胀，最终人们只会在片段和标题(已经
发生/发生)中了解新闻，这本身就允许我们进一步依赖二元
思维模式。随着这种思维方式的增加，人们被推到越来越多
的存在阵营，用最严格的限制来定义自己。

5. 随着物质期望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增加，我们最终会遇到文化
上的不归路，那里的期望仍然存在，资源开始枯竭。让整整
几代人都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失去自我。塑料有生命的圣诞老
人玩具被认为是我们应该拥有的东西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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